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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楚式器物造型艺术深受老庄道家思想浸染,其超越模拟的象征意向构成手法促使器物

的形式与功能和观念达到高度的契合与统一,造物手法上强调材质的多样性、视觉式样的革新以及

新加工工艺的使用。楚式器物造型特点主要体现在曲线的大量运用、空间的巧妙处理以及异质同

构手法的合理运用。楚式器物造型艺术对当今产品设计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我们在进行现

代产品设计时可以辩证地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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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前的产品设计日趋多样化,
但造型手法、材质的选取、文化内涵等方面大多追随

国外的设计,真正体现民族特点、地域风格的好产品

设计越来越少。楚式器物造型艺术作为中国传统器

物造型艺术的一种,既具备了地域的典型特征,又凸

显了民族的独特审美习惯,对现代产品设计具有较

大的借鉴意义。楚式器物属于李学勤概括的春秋战

国六大文化圈之一的楚文化圈[1](P43),它以独特、绚
烂、浪漫而又独具创新的造型特点,在中国器物制造

历史的长河中独树一帜。楚式器物融合了雕刻、绘
画、书法等多种传统手法,把功能性与文化性、艺术

性、民族性紧密结合起来,将楚式器物的综合价值提

升到一个新高度。这不仅得益于其活泼的造型、精
巧的工艺和灵动的风格,而且得益于其中蕴含的道

家思想等文化精神。因此,对楚式器物进行深入研

究,以便从中汲取更多养分,设计出传统与现代兼具

的好产品,为我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转型服务。

  一、楚式器物概述

从现有资料看,对楚式器物的研究绝大部分以

出土文物为对象。楚式器物代表了中国上古时期南

方江汉地区的独特审美样式和最高水平,它在同时

期周边诸侯国造物手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独具一

格的风貌。
现有楚式器物从材质上区分主要有青铜器、漆

器、玉器、琉璃器、金银器等,根据用途又分为礼器、
实用器、丧葬品、装饰摆件等。其中到春秋战国时期

楚式器物的形制由庄重威严逐渐向轻巧实用转化,
产生了一批新器形。楚式新器形如球形敦、外撇耳

升鼎、新式匜盘、鸳鸯漆豆、龙纹镂空熏杯等均体现

出楚人独特的创新意识以及融功能性、审美性和浪

漫主义情怀于一体的楚式造物手法。楚式器物之所

以有这么多的分类,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用者

的审美趣味、器物的设计与加工工艺水平的提高是

分不开的。在这一大背景下,楚式日常器物大多在

追求实用的同时,更趋于精巧、轻便。在造型艺术上

注重线、面、空间的结合,同时善于针对不同材质采

用不同的加工工艺进行雕琢,实现局部与整体的协

调统一,既美观实用,又蕴含了丰富的楚文化内涵,
如楚式鸳鸯漆豆(图1)作品在整块木材上进行刻

凿,盖和盘合成一只盘颈侧视的鸳鸯,作品人为拉大

托盘与底座之间的线块比例,加强三维空间占有率

的同时,也方便人们的使用,加之配上楚漆器特有的

髹漆工艺,整体既实用,又美观大气,体现出独特的

审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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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楚式鸳鸯漆豆

  二、楚式器物造型艺术

楚式器物造型艺术深受老庄道家思想浸染,造
物手法创新,具备鲜明的造型特点,对现代产品设计

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一)老庄道家思想的浸染

楚式器物的设计与制作体现出道家思想的“道
法自然”“天人合一”“无为而无不为”三大观点。前

两点体现在楚式器物上便是整体结构造型与无拘

束、富于想象力、生命力的内在气质与文化精神的完

美结合。虽然楚式器物在设计之初,就功能而言,每
一件作品都要受到当时观念的支配和制约,但当器

物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它既不是纯粹的自然物,也不

是纯粹的观念载体,而是观念与形式有机统一的器

物:楚式造物手法所特具的超越模拟的象征意向构

成手法,给了造物活动以极大的回旋余地,形式与功

能、观念在此时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与统一[2](P18)。这

点与现代设计的评价准则是不谋而合的。可以说道

家所主张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已经融入

到了楚式器物创造活动中,并以最具有感染力的形

式呈现出来,体现在每件器物所处的环境中。“无
为,而无不为”是道家又一貌似矛盾的说法[3](P100),
在楚式造物活动也有体现。这种体现既非单纯的完

全无所作为式的真正无为,也非“静故了群动,空故

纳万境”式的超然静观,其主要侧重表现宇宙生命力

的“一起运化”,楚式造型中更多融合了楚民族的宇

宙观和对未知世界的探求,最终以各种器物作为载

体诉诸观者的审美直觉,呈现出一派无为而无不为

的勃勃生机[4](P115),从另一个层面看出楚人特有的

超然宇宙观正好与道家出世观是吻合的。

(二)造物手法的创新

相比于同时期周边诸侯国的造物手法,楚式器

物体现了楚人自主创新的进取精神[5]。楚式造物手

法的创新既体现在观念上的全新尝试,又体现在实

际造物活动中具体手段的创新。
首先,楚式造物活动擅长在意向构成手法的基

础上,将观念与自然融合提升,达到形式、功能与观

念的统一。这从诸多楚式拟形器的造物手法中便可

以看出,比如楚器虎座鸟架鼓(图2)。该器物既作

为乐器的支架具备了实用性功能,同时也借用左右

背向站立的凤鸟,将鼓固定于凤鸟中间,形式上得到

统一,自然不刻意;凤鸟的造型充满自信,象征意味

强烈,楚人借凤代楚,自信、热烈的民族精神跃然而

出,观念、形式与功能得到统一。

图2 楚虎座鸟架鼓

  其次,楚式造物强调材质的多样性、式样的革新

以及新加工工艺的使用。作为典型的楚器,青铜器、
漆器、玉器等均有代表器物出现,既最能反映楚人的

思想意识,又最能反映楚人的生活习惯[6]。其中楚

式青铜器打破当时中原地区流行的器物造型,在形

态、材质与加工工艺上做了创新,同时融合了刻纹、
镶嵌、失蜡法等新工艺,使得器物在更加实用的基础

上,既符合人体结构需要,又突出了楚民族精巧、华
美、不拘一格的审美趣味。比如典型楚器楚式外撇

耳平底升鼎(图3)的束腰收腹、平底、夸张的外撇耳

等特点,更突出了楚民族追求灵巧、生动、变化的艺

术趣味与积极向上、大胆创新的民族精神。
再次,楚式漆器、玉器则更加凸显绘画、雕刻与

三维空间的紧密关系,给人以无限的想象。楚式漆

器以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黑底彩绘髹漆为特色,通
过图案的打散重构展现图底的相辅相成关系,凸显

楚民族对未知浩瀚宇宙空间的渴求。玉器主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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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楚升鼎

云纹、谷纹、双龙纹等纹饰结合丰富的雕刻技巧,如
浅雕、透雕、单面雕、双面雕、阴阳刻等方法凸显二维

与三维的空间关系。
(三)造型特点

作为造型艺术的基本元素,对点线面的研究必

不可少。楚式器物的造型特点主要体现在曲线的大

量运用、空间的巧妙处理以及异质同构手法的运用。
首先、楚式器物造型中曲线的大量运用凸现了

楚民族对运动、轻灵、自由的审美追求。线是点的移

动轨迹,线有直的、曲的、长的、短的,不同的线能够

表达不同的情感。在楚式器物造型设计中,线主要

涉及轮廓线、分割线、拼接线以及装饰线。正是这些

独具美感的线的运用造就了各式楚式器物的造型

美[7]。楚人崇凤,善观天象。这些民族遗留下来的

思维与习惯,促成楚人在造物过程中,元素的选择多

与运动、自由、空间等联系在一起。因此,曲线的大

量运用成为楚器造型中的一大特点。不管是青铜

器、漆器、玉器,还是织物上的图形造型都大量地运

用“S”曲线进行整合、重新构成,呈现极富韵律感、
运动感与灵动性的视觉效果。上文提及,楚式球形

敦由当时流行的方形改为球形这一做法,可以看出

楚人对曲形的偏爱。又比如湖北江陵出土的木雕漆

器坐屏、楚式圆形耳杯、鸳鸯豆等集实用与装饰性于

一体的漆器作品均运用基础曲线进行元素的创作。
漆器座屏运用曲线创造了55种正在争斗的动物形

态,动物之间以榫卯工艺进行有序地榫结穿插,呈现

一幅观察细致入微,又灵巧不失韵律感的画面。另

外,龙纹、水纹、云纹、蟠螭纹等纹饰的曲形设计,在
形式上有了更抽象化的几何形式的改变,某些图形

的造型如饕餮纹一改商周时期遗留下来的狰狞造

型,变为简练的几何纹,反而显得更抽象、灵动。这

些特点也同样运用在楚式其他漆器的创作与表现

中。
其次,楚式器物造型中对空间的处理凸显了楚

人深邃周流回环的审美意向。各种造型,从某种意

义上讲就是空间的艺术,都具有各自的空间形式[8]。
楚器的空间处理主要表现在面的处理上。器物在结

合功能考虑的同时,在某些面上做了处理,有的甚至

采用失蜡法做了精细的镂空表现,这种造型手法的

好处在于既满足了功能的需求,又突破了实体面对

视线的阻碍,加强了空间的延展性与通透性,强化了

虚实的对比,增强产品的节奏感。如楚式龙纹镂空

熏杯(图4)、凤鸟镂空熏杯等均体现出楚人强烈的

  

图4 楚式龙纹镂空熏杯

对器物造型中空间对比的认知。楚漆器的空间处理

则主要表现在器物本身元素对空间的占有率以及漆

器彩绘的空间处理上。如虎坐立凤(图5),引吭高

歌的凤鸟翘首张喙,体态呈流畅的"S形曲线,凤鸟

与伏虎的形象基本写实,以榫卯结构构成的全器则

又极富抽象形式意味[9]。凤鸟纤细灵动的曲线配以

插在翅膀外的实物鹿角的造型不仅增强了整体的空

间占有率,又强化了象征楚人的凤鸟充满自信,更增

添了几分神秘意味。同时漆器表面的黑底彩绘,通
过黑、红、黄诸色描绘的黑色背景与奇妙纹饰组合,
更将楚人对犹如浩瀚宇宙般的未知空间的探索与向

往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再次,楚式器物造型中运用异质同构手法,流畅

地将不同形态、不同介质打散与重构,呈现一种奇特

的视觉效果。将不同类元素进行常规性构建,称为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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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楚虎坐立凤

异质同构手法[10](P631)。这点在一部分楚式器物的设

计上充分体现出来,如木雕辟邪、镇墓兽、虎坐立凤

等带有浓厚巫术神话色彩的丧葬用器,把两种或多

种不同元素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构成一种适合

环境的新造型,更多地强调了符号语言的象征意义。
典型器物如虎坐立凤,整体造型将凤鸟、虎、鹿角进

行有机重构,构建的过程中根据需要夸大凤鸟的主

体地位,人为缩小虎的比例,将其作为凤鸟的底座支

撑部分,凤鸟呈展翅状,为了强化凤鸟的整体气势,
在凤鸟翅膀上方部位将与翅膀走势近似的神物鹿角

进行结合使用,更加突出了凤鸟的空间占有率,强调

以凤代楚的象征意味,除了具备浓厚的神话色彩,同
时也彰显了楚民族的自信。又如木雕辟邪(图6),
该器物采用异质同构手法,用树根抽象的形态表现

游走的辟邪神态,将蛇、蜥蜴、壁虎等动物分别雕刻

在辟邪的头、尾、腿等各个部位,整体造型以奇特怪

异、不稳定平衡的组合形态,诉诸观者的视觉感官,
给人一种难以言状的审美惊奇。

图6 楚木雕辟邪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楚式器物的造型艺术

全面诠释了努力创新、精益求精的设计精神和所处

的文化氛围,楚式器物设计为充分展示民族性和地

域性的产品造型设计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我们要

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传统,从楚式器物的设计活动中

发现亮点,并结合新时代的审美趣味和本土文化背

景设计出既继承传统文化又适应现代需求的好产

品。目前真正开发出来的楚式风格的现代产品很

少,以湖北省博物馆、湖北荆州博物馆居多,产品以

纪念品形式出售。其中部分实用产品造型新颖、配
以新材质进行再设计,充分结合传统工艺进行加工,
令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如果要真正借鉴传统的

楚式造物手法进行再设计,并以此为突破口将楚文

化产品推出去,仍需要不断尝试与创新,并充分做好

市场调研,将现代商品的特质与楚式造物手法、造物

思想有机结合,才能设计出更有活力、有生命力、受
消费者青睐的好产品。

楚艺术史是一个有显著特质的独立结构[11](P2)。
楚造物活动不管是在理念还是单纯形态设计上都独

树一帜,为现代产品设计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和学

习的因素。当前机器批量生产虽提升了产品制造效

率,但传统文化内涵和人情味逐渐缺失,尤其在产品

设计和制造领域,我们更应该充分汲取楚式器物的

养分,不断地从造型、设计理念方面着手,将传统文

化元素真正融入产品的设计,让现代产品重新在本

土思想的熏陶下发挥它应有的作用[12]。相信做到

这一点,我国的产品设计将步入一个中国设计的新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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